华丽的袍子
夜晚11：30 正渴睡时，收到友人的一手机信息。说她在整理东西，看见好几年前我写与她的信，细细读了几遍，百般滋味在心头。友人并非多愁善感之人，而有此文人口气，令人多少觉得岁月流金。

学生们听写三次100分，我允诺给予小的奖励。于是绞尽脑汁，每次带给他们不一样的惊喜。那一次，买了世界名画欣赏的明信片，一张张地写，一张张邮票地贴，一张张地投进学校附近的邮筒。明知是浪费邮递员的劳力，却因为孩子们收到时的欢欣而负疚感全失。

有日下午正在为孩子们的涂鸦作文，头痛欲裂而踱到窗边透透气。刚好看到两道雨后的彩虹挂在天边。即使近视散光到只能辨认视力表的第一个字母，却也瞧出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分野。惊喜中狂叫数声，仍不过瘾，可恨我的宝贝尼康在我的柜子里安息呢，要不可将白日梦定格。

一大早进校门，就有门卫将我拦住。说是往届的孩子送了蛋糕与我品尝，算是没白疼了这帮小兔崽子。于是连着三节课，我都有发自内心的掩不住的笑。给好友分享的同时自觉与阿拉伯酋长差不多地富裕。

英语课中说到外星人，孩子们情绪高涨。有个小男孩向我质疑它的全称是什么。还没等我来得及反应，已有另外一个飞快作答“ENGLISH TEACHER呗，傻帽！”就这样，我成为那虽然很丑却很可爱的ET。

和朋友聚会，都说其中的一个朋友有所消瘦。但朋友委屈地说：“我单位的同事说我的脸上怎么还穿了件衣服？”引得我们喷饭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用手去摸索脸上的衣服。

朋友的儿子迷《西游记》达到望天人合一的境界。连睡觉都自拟孙悟空“师傅，有蚊咬我！”于是我的朋友，也即孩子的妈女扮男装，摇身一变为慈悲的唐僧师傅。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可见一斑。

生日那晚无可不可地发信息去永远忙碌的电台点一首挚爱的歌，给自己听也给懂得这首歌的所有人听。等到几乎进入梦乡，熟悉的久违的旋律突然响起。屏着呼吸听完之后心中还震荡不定。主持人过了两分钟说，有个听众发了信息过去，听到这首歌，眼泪都出来了。都市人的寂寞终于在音乐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共鸣。

张爱玲将生命比喻作一袭爬满虱子的袍子，深刻得残忍。我，凡人如此，还是肤浅的时候多，所以我较多的时候仍然只关注这袭袍子的华美，而且死死记住每一道花纹，唯美到死。

